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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年岁月流年岁月

周 末 我 带 着 女 儿 去 母
亲住处，为了避开拥堵，享
受这难得的闲暇时光，我驾
车钻进了城边 村 内 狭 窄 的
小巷。看着错落有致的院
落 和 门 前 沧 桑 的 老 树 ，女
儿 问 我 ：“ 妈 妈 ，这 是 我 们
老 家 吗 ？”我 说 ：“ 不 是 。”

“ 哦 ，那 是 不 是 别 人 的 老
家？”女儿又问。女儿这两
句 关 于 老 家 的 提 问 ，一 下
勾 起 我 对“ 老 家 ”的 记 忆 。
是 啊 ，我 们 悠 闲 驶 过 的 村
落 ，可 能 就 是 别 人 遥 不 可
及，承载着万千牵挂与回忆
的远方。

还记得，小时候别人问
我老家是哪里的，我总是将
外婆家的村名报上，因为生
长在县城的我，总觉得乡村

才能算得上是老家。乡村
更有浓郁的烟火气，满院都
是泥土的气息和青苗的芬
芳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更
接地气。

低 矮 的 土 房 ，温 热 的
大炕，房前一畦菜地，屋后
几 棵 枣 树 。 夏 日 傍 晚 ，微
风 清 凉 ，知 了 在 树 上 不 停
地 鸣 叫 ，青 蛙 在 池 塘 里 呱
呱 作 响 。 冬 日 清 晨 ，寒 风
凛 冽 ，睡 梦 中 被 灶 膛 里 噼
啪的烧柴声叫醒。院里外
公叼着旱烟给那匹老马添
上 草 料 ，灶 台 前 外 婆 起 身
解下围裙掸着身上的烟灰
走 进 屋 来 ，把 早 早 放 在 炕
被下捂暖的棉衣塞进我的
被子里。

那时的快乐很简单，是
午后拿着废旧的轮胎偷偷
溜进池塘一解清凉，是夜晚

观看屋檐上的壁虎捕食飞
虫，是挽起裤腿踩在泥巴里
堵捉乱蹿的泥鳅，是布好天
罗地网静等觅食的麻雀上
场，这些总能使年幼的我心
中荡漾着幸福。朴素的情
感，自然的味道，都是那年
那月那村庄最耀眼的徽章。

如 今 为 了 生 活 奔 波 的
我 多 了 些 匆 忙 ，添 了 些 浮
躁，但每每来到乡村或想起
儿 时 的“ 老 家 ”，都 会 让 我
慢慢沉静下来，洗去我一身
的 疲 惫 ，拂 去 那 一 丝 的 焦
躁。我慢慢理解了“吾心安
处 是 吾 家 ”的 含 义 。“ 老
家 ”，接 纳 了 我 的 幼 稚 ，呵
护着我的脆弱，沉淀了我的
浮躁，温热着我的激情，点
燃了我的希望。

（作者单位：盐山县人
民法院）

老 家
□ 陈亚楠

心灵驿站
我 的 童 年 与 小 河 是 分 不

开的。
我 的 家 乡 ，在 太 行 山 腹

地 。 小 村 庄 三 面 环 山 。 村 东
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，村南
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，这两
条小河在村东南会合在一起，
河 水 沿 着 河 道 朝 东 南 方 向 流
去。

我 是 在 老 家 长 大 的 。 村
边的小河，是儿时的我和小伙
伴们经常玩耍的去处。

其 实 ，我 家 的 房 前 ，就 有
一条极小的河。因为有了它，
我 家 的 左 前 方 有 了 一 座 石 拱
桥，由此一条排子车路与我家
相连；我家的右前方，也有一
座石拱桥，它连着这个小村庄
的 主 街 道 。 这 两 座 石 拱 桥 相
距只有五十米远。

它们是这个小村庄的一道风景。
除了干旱时节，平时桥下细水长流。
在雨季，洪水从山上一路奔腾而下，浩

浩荡荡地穿过小桥，汇入村南的河道。这个
时候，我就和村里的小伙伴们，站在我家的
院里，看河的波浪，看柳树在洪水里挺立的
姿势；站在桥上，看洪水里漂浮的小树，看被
洪水卷下的野鸡，聆听震人心魄的洪水的声
音。

深秋，河水变得很清澈，河底的沙子清
晰 可 见 ，绿 茵 茵 的 小 草 ，随 水 流 荡 荡 悠 悠。
这 个 时 候 ，螃 蟹 最 为 肥 硕 。 我 就 和“ 二 狗”

“小老二”一块儿，沿着小河捉螃蟹。螃蟹一
般 都 在 河 边 的 石 头 下 。 石 头 下 沙 子 也 多 。
当掀起一块石头，发现螃蟹时，笑容总是洋
溢在脸上，我迅速卡住螃蟹的盖子，从水里
把它捉出来，然后放进水桶或挎篓里。出于
本能，有时螃蟹会从掀开的石头下面，迅速
跑向另一块石头底下躲藏起来，我就只好去
掀 另 一 块 石 头 ，这 一 次 螃 蟹 一 般 是 逃 不 掉
的。捉螃蟹有时也会被螃蟹的两只小钳子
夹住手指，这时我们会边跳边喊，把螃蟹甩
在河滩上，稳稳心神后，再小心翼翼地将它
捉住。不大一会儿，我们就捉了好多螃蟹。
捡一堆干柴，在河边燃起一堆火，把螃蟹烧
熟，几个小伙伴美美地吃上一顿。

在河沟狭窄的地方，村里人用石块筑起
一道坝，再填一些沙土，拦成一个水池。水
池里，畅游着许多一、二寸长的小草鱼。我
和小伙伴们常去那里轰鱼。把鞋甩在河边，
赤脚下水，站在小草鱼常出没的石块旁，捡
几个小石块，打散悠闲自在的它们，再到石
块下面去抓鱼。

小草鱼很机灵，游得像箭一样快，往往
忙上半天，只能抓几条。水凉时，不愿赤脚
下去，便从家里拿一根针，在火上烧红，弯成
一个钩儿，用细麻绳吊在一个木棍上，然后
坐 在 池 边 钓 鱼 。 鱼 食 就 用 河 滩 里 的 飞 虫 。
坐上一个时辰，也能钓上几条来。那时钓鱼
的工具简陋笨拙，比不上现在城里人用的高
级鱼竿儿、高级鱼食，自然钓不上一两斤重
的大鲤鱼。可即使是钓出那么几条不足一
拃长的小草鱼，也让我们心满意足，快乐无
比。小草鱼刺多肉少，吃不到嘴里多少肉，
于是拿回去后，往往成了狗和猫的吃食。

等到冬天来临，小河成了冰的世界。冰
有各种姿态，弯曲的、波浪的、宽面的，干枯
的河草穿过冰层，在空中摇曳着。星期天，
我带着小妹去捡柴，大都是沿河而上。我让
小妹坐在挎篓里，在冰上推来推去，有时我
们 翻 倒 在 冰 面 上 ，小 妹 便 从 挎 篓 里 滚 落 出
来 。 在 冰 上 走 ，蹲 几 个 屁 股 蹲 儿 是 常 有 的
事，小妹天真的笑声，在深冬的小河上空很
响 亮 。 记 得 我 还 亲 手 制 作 过 几 个 小 冰 车 。
盘腿坐在小冰车上，借用两只锤子作桨，小
冰车就可以在冰面上刺溜刺溜地跑来跑去。

冬去春来，天气渐暖，冰雪融化，小河里
会生出许许多多的水草。一片片水草里，大
都游动着长须的小虾。小虾一片片，一群群
的 。 挑 一 个 放 学 的 时 间 ，我 从 家 里 拿 上 笊
篱，提上水桶，和小伙伴一道下河，找到水草
多的地方，先用棍子或笊篱探一探，如果发
现 小 虾 群 在 水 草 中 跳 来 跳 去 ，便 下 笊 篱 去
捞，等拿上来，就看见小虾在笊篱上活蹦乱
跳。捞回的小虾用小铁锅一炒，红红的，像
染了颜色，再加点盐，我们便开始分享胜利
的成果了！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家乡的小河边还开
着许许多多的小花，黄的、白的、红的……虽
然我叫不上来它们的名字，但那是一个五彩
缤纷的世界。

童年的小河，是美丽的，是富足的，是欢
乐的！

（作者单位：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）

梦想是一个能让人遐想的词
汇，不同的人赋予它不同的含义，
但总的来讲，是一个人对自己人
生追求的目标和理想。那么法官
的梦想是什么呢？

法律 赋 予 法 官 化 解 纠 纷 、定
分止争的权力和职责，法官权力
的 行 使 必 须 受 到 法 律 的 约 束 。
在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下，
难 免 会 面 临 人 情 、关 系 的 干 扰 ，
如何做到拒腐防变，始终保持清

正廉洁，对每一名法官都是严峻
的 考 验 。 因 此 ，要 常 怀 律 己 之
心 ，不 断 强 化 自 身 内 在 的 道 德
良 知 ，自 觉 抵 制 不 良 行 为 的 侵
蚀 ，时 刻 警 惕 腐 朽 思 想 的 渗
透 。 不 为 名 所 惑 ，不 为 利 所 诱 ，
不 为 情 所 累 ，永 保 浩 然 正 气 。
当 然 ，法 官 也 和 普 通 人 一 样 ，有
着 物 质 、利 益 、社 会 认 同 、权 力
的 朴 素 追 求 。 在 法 治 的 环 境
下 ，法 官 实 现 上 述 愿 望 无 可 厚
非 。 但 如 果 将 法 官 的 梦 想 建 立
在对金钱的过度奢望、对权力的

无限膨胀、对地位的肆意妄为追
求上，那必将走向毁灭的道路。

进入 法 院 ，我便梦想自己成
为一名业务精湛的法官，辨法析
理、解决纠纷。每天与不同当事
人 接 触 ，处 理 各 种 纠 纷 ，化 解 各
种 矛 盾 。 自 觉 践 行 司 法 为 民 的
服 务 宗 旨 ，善 待 每 位 当 事 人 ，
想 群 众 之 所 想 、急 群 众 之 所
急 ，审 慎 办 理 每 一 个 案 件 ，妥善
解决每一起纠纷，通过自己的努
力 ，让 公 平 、正 义 在 每 一 个 案 件
中体现。

作为一个怀揣中国梦的新时
代法官，正是 因 为 有 了 中 国 梦 的
指 引 ，才 让 我 们 无 畏 风 雨 ，一 路
前行。法官梦根植于中国梦，用
一片丹心铸就忠诚的法官梦，把
个人的梦想融入国家、民族的梦
想 ，把 奋 斗 融 入 伟 大 抱 负 ，融 入
国家的战略发展，通过梦想的实
现为人民幸福提供法治保障，最
终定会汇聚成我们的民族梦、中
国梦。

（作者单位：孟村回族自治县
人民法院）

周末，天气晴好。朋友
们相约登一登扶崖沟长城。

从河口村向上走，便是
长 城 脚 下 。 一 棵 松 树 ，沐
浴 在 阳 光 之 下 ，斜 着 的 树
身 指 向 长 城 ，仿 佛 对 游 人
作 了 个“ 请 ”字 。 城 墙 根
处是一块石碑，上书“明长
城—— 抚宁段”。当 然 ，另
一 侧 对 应 的 就 是“ 明 长
城——青龙段”了。

长 城 墙 体 长 满 了 紫 荆
棵 子 。 一 人 来 高 的 棵 子 把
本 来 不 易 辨 认 的 路 塞 得 愈
加艰难。稍一碰上，棵子上
的果粒纷纷跌落，有的乘机
钻入衣服里。

这 一 段 城 墙 墙 体 是 当
地山上常见的扁平状、条块
状 、土 褐 色 的 山 石 构 筑 成
的，山石表面往往披着灰褐
色 的 干 苔 藓 。 墙 体 的 建 筑
材料当然是就地取材，像其
它 地 段 的 长 城 一 样 —— 如
迁安境内有大理石的，陕甘
一带往往多见夯土筑就。走
近敌台、烽火台等楼台，门
上镌刻的字迹已然模糊，一
如渐行渐远的那段历史。多
数楼台已经坍塌，唯存残垣
断壁，或成瓦砾一堆，无言
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雪还未融化，有的地方
甚至没过脚踝。走在雪上，
须十分小心。尽管如此，还
是 有 人 不 止 一 次 地 滑 倒 跌
坐在地上，与晶莹的雪来一
个亲密接触。

“ 嘎 嘎 ”的 叫 声 划 破 了
天空，原来是两只大乌鸦在
追 逐 盘 旋 。 一 只 红 嘴 蓝 鹊
也来凑热闹，在众人的眼前
轻盈地划过。

“ 野 兔 ！”随 着 一 声 惊
叫，只见这只野兔稍稍停顿
了一下，然后从容地消失在
灌木丛中。

约 有 一 个 半 小 时 ，大
家 到 达 了 此 次 行 程 的 最 高
处 —— 一 个 有 石 头 围 墙 的
地 方 。 站 在 此 处 ，极 目 四
望，一切尽收眼底。雪霁后
的天空湛蓝澄澈，人们仿佛
醉入其中、走近即化。脚下
散落的农舍和铺雪的梯田，
簇 拥 着 绵 延 的 峰 峦 。 长 城
就静卧于群山峰峦之上，如
龙蛇蛰伏，随山势俯仰，直
入天际。耳畔风声作响，间

杂一两声鸟鸣，不由得忆起
历史风云中秦皇筑城、卫霍
扫北，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
的激烈碰撞……

随 之 而 来 的 是 一 段 约
五十米的陡坡“速降”。残
破的墙体、突兀的石块加上
冰雪，使行走变得困难。好
在 有 经 验 丰 富 的 朋 友 打 头
阵，一路照护。“下蹲、再下
蹲”，有人提醒。“就是放低
姿态呗。”一语双关，不只是
对走山路，倒更像是对人生
之路的感慨。

终 于 看 见 电 线 杆 子
了 。 电 线 直 通 山 下 ，很 明
显，电线下面就是下山之路
了。

下 山 的 路 在 山 谷 中 呈
之字形延 伸 。 路 的 左 侧 是
陡 坡 ，右 侧 是 断 崖 。 断 崖
的 山 石 层 层 叠 叠 ，是 古 老
的 地 质 年 代 呈 现 。 山 谷 背
风 朝 阳 ，相 对 温 暖 。 一 路
上，羊胡子草、油碟菜、车前
草 …… 在 漫 山 的 枯 黄 中 尽
显生命的绿色，煞是夺目。

“ 溪 水 ！”众 人 循 声 望
去，果然一处杂石缝隙中涌
出涓涓细流，清澈至极。下
落之处，居然形成了几个微
型 瀑 布 。 溪 水 流 了 大 概 十
几米，便钻入一处杂石不见
了。众人猜测，应该是融雪
而成的小溪吧。

前方有人探路来报：正
前方是悬崖，无法通行。左
右 两 侧 有 或 明 或 暗 的 山
路 ，但 是 否 走 得 通 尚 属 未
知 。 于 是 队 伍 分 成 两 路 ，
各 自 探 行 。 我 在 右 路 。 穿
过了盘山荒径、石海、橡子
林，终于迈进了栗子树地，
可 以 看 到 村 民 下 地 的 路
了 。 于 是 大 家 兴 奋 长 啸 ，
左 路 的 人 迅 速 回 应 ，岭 的
右 面 居 然 也 有 回 应 。 原 来
是 居 后 的 五人抄了一条近
路。最终，三路会合，大家
又是一阵兴奋。

走过村庄，回望踏过的
巍巍崇山，一种成就感油然
而生，感慨也随之而至，遂
成 小 词 一 首 ：楼 台 由 远 及
近，长城随东就西。山路时
现又时隐，你我若即若离。
天气初晴乍雪，人生聚散依
依。时运攀高伴走低，任他
忽悲忽喜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
抚宁区人民法院）

□ 王贵玖

甜 姐 儿 和 前 夫 闹 腾 哥 是 同 一 个
设计院的，甜姐儿是大学生，上班三
年就开始独立设计了，闹腾哥高中毕
业，凭着亲戚的关系进了这个单位，
那时的岗位是晒图员。闹腾哥打看
见甜姐儿第一眼起就相中了她，他这
人行事利落，就开始追求甜姐儿。甜
姐 儿 出 身 书 香 门 第 ，见 惯 了 白 面 书
生，猛一下遇到闹腾哥这样火热的莽
汉，彻底没了主张。等她爹娘哥姐发
现开始阻拦时，甜姐儿自己早缴械投
降了。

甜 姐 儿 婚 后 也 是 有 过 七 八 年 美
好的婚姻生活的，闹腾哥也实践了他
婚前的诺言——把甜姐儿含在嘴里、
放在心上。

后来，闹腾哥工作之余和朋友合
伙做起了买卖，先是倒腾钢材，后是
开服装专卖店，再是办厂子，后来就
有了外遇。他不愿意扮演一个无情
无义的角色，所以问题必须出在甜姐
儿身上。所以，一些莫须有的绯闻就
像遮天蔽日的沙尘暴，迷乱了众人的
眼睛。

甜 姐 儿 接 到 法 院 传 票 的 时 候 都

懵 了 ，急 火 攻 心 ，一 下 子 就 病 倒 了 。
开庭时，甜姐儿还是咳个不停，她多
希望闹腾哥能像以前一样会为她忧
心，没想到闹腾哥一脸不耐烦地对她
嚷道：“你装什么洋蒜，净耽误时间，
你要是想装死，就死在外面去啊！”

甜姐儿吓傻了，她不知道该如何
面对如此狰狞的闹腾哥，她以为闹腾
哥给她的承诺是一辈子的，可是这半
辈子还不到啊，怎么就说变卦就变卦
了呢？她更不理解以前从不对她粗
门大嗓吼叫的闹腾哥为啥像见了仇
人一般对她恶声恶气，她怀疑闹腾哥
是鬼迷了心窍。

开完庭，甜姐儿到了闹腾哥的厂
子，一见到闹腾哥那貌美如花的女秘
书，她明白了，没再多说一句废话，就
给了闹腾哥自由。

顶着“花名”失婚的甜姐儿日子过
得很艰难，甚至在某个脆弱的瞬间就打
算一了百了。这时，实在哥出现了。

实 在 哥 是 甜 姐 儿 初 中 同 学 的 堂
兄，他的前妻因为车祸过世了，他一
个人既当爹又当娘地拉扯着孩子。

甜 姐 儿 的 初 中 同 学 有 意 撮 合 这
对苦命人，便在一场二人都参加的饭
局 后 问 甜 姐 儿 的 意 思 。 甜 姐 儿 说 ：

“你是知道的，我现在没有心了，这对
人家不公平。”

既然甜姐儿没答应，实在哥只好
继续各式各样的相亲。第三个月的
时候，甜姐儿这边却出了事儿。甜姐
儿 的 单 位 离 家 远 ，一 般 中 午 都 不 回
家。这天甜姐儿像往常一样，吃了饭
就午休了，可睡到一半却听到门响，
等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却看见一个
男 同 事 已 经 用 钥 匙 打 开 门 进 屋 了 。
甜姐儿下意识地大喊了一声，那男同
事骂骂咧咧地走了。甜姐儿想不明
白，同床共枕十来年的丈夫说变心就
变了心，朝夕相处二十来年的同事宁
信 谗 言 不 信 她 ，她 真 是 将 路 走 到 头
了。

甜姐儿被送到医院洗胃，折腾了
三四天，单位的领导、同事们跑前跑
后，她的亲戚们更是人仰马翻，因为
医生说，她没有了求生的欲望。

惹 祸 的 男 同 事 在 媳 妇 的 陪 同 下
来赔礼道歉，说那天贪杯喝高了，自
己瞎说的啥自己都不记得了。甜姐
儿说：“不怨你，是我自己的命不好。”

实 在 哥 从 他 堂 妹 那 里 听 说 甜 姐
儿住院的事情，立马奔了过来，他握
着甜姐儿的手说：“你死过一回了，还

有嘛事比死更糟糕吗？没有的话，那
你嫁给我吧。你不是没有心了吗，没
事儿，我把我的心分一半儿给你，咱
俩搭伙一起好好活下去。”

甜 姐 儿 出 院 就 住 到 了 实 在 哥 家
里 ，实 在 哥 先 是 让 儿 子 跟 着 爷 爷 奶
奶，到了学期末又将孩子转到了寄宿
学校，他知道，焐热一个没有心的人，
好比是起死回生一般不容易呢。

最后，甜姐儿自己终于累了，消
停了。实在哥也接回了离家一年多
的儿子。一开始，甜姐儿像刺猬一样
开始扎人，但是，实在哥的儿子总是
报以微微一笑，为老不尊的甜姐儿没
多久就败下阵来。

实 在 哥 每 天 晚 饭 后 都 带 着 甜 姐
儿遛弯儿，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他自己
一个人摆龙门，后来甜姐儿也时不时
插插话，再打后来就成了甜姐儿一个
人说，实在哥含着笑意听了。甜姐儿
终于走出来了。

人啊，不管经历过什么，都要敢
于继续去相信，相信一件事，相信一
个人，相信生活一定会美满。因为，
我们生而为人不是为了受苦，而是为
了传承爱与温暖。
（作者单位：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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